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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导读】

《金屋梦》为《金瓶梅》续书之一，继西门庆家族破败

后，金兵南下，世事沧桑，人事巨变，只有人性之恶根不

断，人心之贪淫不绝。然善恶总有相报，为恶者必无善终，

这便是《金屋梦》之主旨。真可谓写透世态炎凉，尽展人

心叵测，于悲观的生存态度中揭示出人生的苦乐悲欢。小说

文笔精辟、描摹生动，堪称是艳情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群碧楼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邓邦述，字正眧，号孝先，江苏省江宁县人。他是清朝
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群碧楼，在近

代史上颇有名气。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群碧楼”，

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一是唐朝李群玉撰

《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二是唐李中撰《碧云集》三

卷。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

元宅书籍铺”的牌子，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这两部

书确系宋版无疑。这两部书不但因为它是宋版而可贵，还因

为它们都经过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难得。上

面钤有文徵明、金俊明、徐乾学、张隽、季振宜、冯新之、

安岐、黄丕烈等人的收藏印记，确实是两部惊人秘籍。黄丕

烈收到这两部书后，专门为之开辟了一个书室，叫做“碧

云群玉之室”。

邓氏的藏书目录，前后编了四部，由此可知碧玉楼的藏

书数量。最早的一部是《双沤居藏书目初编》一册，稿本，

著录宋元本仅十二种，明本一百二十种，抄校本六十五种，

清本三百六十二种。这部书目编于 员怨园苑年，反映了邓氏
—员—



员怨园苑年以前藏书的状况。第二部书目是《群碧楼书目》初
编九卷，录有宋本八百一十六卷，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

抄本五千余卷，明本一万五千余卷，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

共约二万五千卷。这是他到辛亥年六月为止的藏书总目。第

三部是他于员怨圆远年远月编的《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这
是著录他自辛亥以后所得到的善本书。第四部就是前面已提

及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这是员怨圆苑年卖书以
后所剩下来的藏书的书目。此外，他仿莫友芝的《书衣题

识》之例，也撰有《书衣题识》，其中精华皆录进了第三部

书目之中了。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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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回摇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摇摇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数声清磬是非
外，一个闲人天地间。云破月来花簇簇，草香溪静水潺

潺。无人肯与群公道，岩桂高枝正好攀。

单表那月娘因好佛法，怀胎时就讲经听道。后来生下孝

哥，就有些胎教，因此天戒不吃荤腥，时常敬奉菩萨。从四

五岁，偏要买个泥佛来烧香，也学着和尚们，行那五体投地

的拜佛。闲常去把土泥做个宝塔玩耍，偷把月娘的数珠带着

念佛。月娘、小玉常笑他，道是个和尚托生的。那知他实实

在做了和尚，在观音堂出家。虽是大乱，母子拆散，被应伯

爵掠卖，原是他命里该成道。不遇了大难，谁肯把儿子送入

空门？单表他八岁为僧，遇着长老收留为徒弟，起个法名叫

了空。这长老不是别人，就是吴月娘那一年上泰山烧香遇见

的雪涧禅师。曾慧眼观见孝哥，是罗汉一转，后日该主持正

觉，化他出家。月娘曾许口为愿。因此雪涧禅师乞化到此庵

中，接待孝哥，一住了五年，才得遇合。这是西来大事，因

缘不同小可。自那日收了空为僧，就教他念经识字，拜佛焚

香，到了三年已外，了空经法俱解。教典全通，教他习学戒

行，或是村市乞化，挑柴扫粪，灌菜汲水，开地锄田，了空

年纪虽小，随力苦行，欢喜受教。这雪涧禅师就知他是内外

圆通、戒慧具足的一个罗汉善果。后因金兵劫杀，观音堂在

大路旁，不得习净，就领着了空习学行脚。行脚一年，了空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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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念母亲月娘没有信息，未知乱后生死存亡，虽是出家，不

可忘母，要拜别师父，回清河县来探信。就如目莲救母一

般，不尽人伦，怎能成道。雪涧禅师因了空年幼，今才十二

岁，如何出得门？只得再回锡仗，使了空担负衣钵，一路又

到本庵。那知大兵屡过，烧得大殿皆空，把一尊大士，风雨

淋湿，蓬蒿二尺余深，成了一片荒地。可怜：

摇摇瓦砾堆残，香炉欹倒。大佛头燕子衔泥，好似雪山
巢灌顶；菩萨面野鸟啄粉，谁言紫竹任逍遥。路旁野菊

徒空花，墙下葛藤盘夜露。

那城东有一善居士王杏庵，专好行善济人，修桥建寺。

他因舍了地与薛姑子建毗卢庵，?檀佛的功果未成，经着大
乱，这些尼僧支持不住，薛姑子死后，妙趣、妙凤俱各处散

了，香火全无，又招不出个僧来。那日雪涧禅师和了空挑着

衣钵，到他门首化斋，王杏庵正在门首，见禅师双目垂雪，

一顶圆光，领着个小头陀，赤脚挑着经担蒲团衣钵，来得有

些道气，就请进客厅备斋，问道：“禅师自何方来？”禅师

道：“无来无去，不定何方。”王杏庵见长老说话不俗，有

些来历。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饭，两个大油饼，四碟小菜，

甚是精洁。禅师盘膝坐于蒲团之上，二人用毕，又是苦茶净

口。正待问讯作别，王杏庵请问：“佛法从何入门？”雪涧

长老合掌当胸而说法曰：“凡学佛者，先参戒定慧三学：

一受持戒法。迷心为惑，动虑成业，由业感报，生死无

穷。

二受持定法。欲除苦果，先除苦因，业分善恶，功无起

灭。

三受持慧法。尘去镜明，天空自照，业尽惑除，情忘性

—源—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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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长老说三学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四变？”雪涧禅师

又为合掌而说法曰：“释氏之门，以众生广度，为报佛恩而

说四变：

一佛之慈悲，变众生之暴恶。一佛之喜舍，变众生之贪

吝。一佛之平等，变众生之冤亲。一佛之忍辱，变众生之嗔

害。”

长老说四变已毕，居士又问：“何为渐次？”长老说曰：

“从渐入顿，从次入圆，功到自成，瓜熟蒂落。”

又问：“何为四断？”“不去淫，断一切清净种。不去

酒，断一切智慧种。不去盗，断一切福德种。不去杀，断一

切慈悲种。”

长老说四断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坐禅？”长老合掌

而又说偈曰：“心光虚映，体绝偏圆。金波匝匝，动寂常

禅。念起念灭，不用止绝。任运滔滔，何曾起灭。起灭既

望，现大迦叶。坐卧住行，未常闲歇。禅何不坐，坐何不

禅。了得如是，是号坐禅。”

长老说坐禅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心观？”长老合掌

而说心观曰：

“《楞严》云：诸法所生，惟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

微尘，因心成体。欲言心有，如箜篌声，求不可见。欲言心

无，如箜篌声，禅定即响。不有不无，妙在其中。”

又说偈曰：“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名无?。五道
鲜洁不受色，有解此者成大道。”

长老说法已毕，居士五体投地，愿拜弟子受戒。因说：

“此处有毗卢庵，自经兵火，无人居住，情愿留师供养，就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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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前大树林边，请老禅师随喜。”这雪涧长老仗锡前行，

了空后随，出了村不上半里地，果然一座草庵。但见：山门

倒锁有云封，香积荒残无月照。王杏庵取锁匙开了门，只见

前殿韦驮，中殿毗卢佛檀香像还没完工，前厨后园，菜畦井

水，十分方便。虽方丈烧毁，尚可整理。王杏庵说：“如果

弟子有缘，老师肯住，情愿把家财舍了，修完佛事。”向佛

前韦驮、灶神参拜了。居士又替长老问讯皈依。也是了空的

旧愿，月娘舍了那一百八颗胡珠在此，该了此善缘，自然佛

力护持，韦驮接引，还来毗卢庵修行。这王杏庵传起旧日檀

越众善男信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德的高僧在此。那旧日住

的妙趣，因庵上无人，往城里王姑子庵去了，正愁无人看守

佛事，一闻此信，大家送米面油薪。又招了一个道人做火

头。这长老和了空不消三日，打扫前后，洁净如新。开园种

菜，扫地焚香，闲来和了空讲法传宗不题。

却说这玳安自东京寻月娘不见，回来了又到临清闸上，

问汴梁来的官船，全没有信。过了一日，才知金兵从山东下

来，要截船抢这宫人，因此改了路，从小河由湖荡上淮安去

了。想是大娘在船上，不得上岸，又随着官船上了南京。又

没个音信，往那里找？等几时问这官船的信，几时到淮安，

好往南京一路找将去。且在宅子里打混着，东问西问，再不

得个真信。那日要寻妙趣，问问大娘几时和他分手，走到毗

卢庵来，进的山门，只见个老和尚在地下晒干菜，一个小沙

弥在殿上扫地，收拾得光光净的。才知道这庵子另招了和

尚，不知妙趣那里去了。见了长老问讯了，问道：“这庵上

原是尼姑，如今那里去了？”长老回道：“俺是新到的，没

见甚尼姑，只是个空庵子。”说着晒菜，全不理他。玳安走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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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乏了，在前厅台基上坐着，要口凉水吃。长老叫了空取碗

水与走路的居士。那了空用盘子捧着碗水，送到面前。玳安

接来吃了，了空着眼上下看玳安，像有些认得。玳安也看这

小和尚，有些熟识，认不出来，问道：“老师父原是那里

人？这小师父说话像这里人声音。”长老说道：“贫僧是四

川人，在泰山后石洞住了四十年，来这城东五十里外观音堂

舍茶。我这徒弟就是这里招的。”玳安又问道：“他是那里

人？”了空在旁笑着道：“你管他做甚么？”长老道：“也是

你贵县人，从前年金兵抢城，和他母亲失散了，着个人送到

我庵里来，再记不得那个人是谁，他年纪才七岁，那里记得

去。他说母亲姓吴，父亲是千户官，不在了，是大人家，今

年十一岁，常要去找他娘去。”只这一句话，才提起西门家

官职，失散的原因。玳安忙上前一看：“你不是孝哥么？”

了空失散时七岁，玳安日日背他，也还略记得模样，上前一

看道：“你不是玳安么？”两人抱头而哭。这才是主仆相逢

佛力大，乱离重遇世间稀。

长老见他主仆悲泣，甚是慈悲。喜他是主仆重逢，高声

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替他焚了一炷香。了空、玳安拜佛

已毕，就问母亲并小玉的信。玳安细说一遍，说：“往东京

去找你不见，又回不得家乡，在给孤寺住了二年，幸遇翟太

爷送了盘费，搭着送太后的船上来。不料金兵要截船，不敢

到临清，只半路上小河口进淮河往南京去了。这又是半年，

打探不出个信来，这是薛姑子家，你就忘在这方丈住了一

月？”那了空道：“俱不记得了。只记得你背着我躲兵，和

那走路的人，不知姓甚么。你不见了，他就把我送在庵

上。”这里各诉衷情，悲而且喜不题。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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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已晚，忽然狗叫，有两个人投宿，都是背着褥囊雨

伞，远行的光景。长老问他是那里来的，原来是两个南兵的

打扮，从南京下文书，要上山东去。因来村里访朋友不在

了，天晚没处去，来庵里寻个宿处。长老道：“我新到的，

不敢留众，没有甚么款待，权住在这韦驮殿里罢。”两人说

道：“俺自有干粮，只吃口热水，这里宿极好。”就住下了。

玳安和他坐着闲问道：“这皇帝在南京，不回汴京了？”那

人道：“如今还嫌南京近，怕金人过江，要上杭州建都呢，

还敢回东京么。”玳安又问道：“东京孟太后不知几时到南

京？这里金人立了皇帝张邦昌，还回东京来么？”那人道：

“一到就贬了，押着往江西去，还怕不得干净。将来有拿问

的意思，我们就是张老爷座船上的兵。如今都发在镇江水营

里，是都统制韩世忠老爷镇守，好不利害。如今奉将爷的

令，来山东下文书。又听得金兵有过江来的信，不知虚

实。”这玳安才想起月娘的信，此人必定知些去向，忙问

道：“那东京送太后的船上宫人们极多，还有许多载带的妇

女们，后来到南京么？”那人道：“只到了清江浦关上。把

官船上宫人们点了名册，一切闲人俱赶上岸。怕带过奸细

去，那里肯容他上南京？都在淮安府，各人另写载船罢

了。”只这几句，玳安和孝哥喜之不尽，道：“这是实信

么？”那人道：“我们奉将爷的令，亲上船把这些搭载男女

们都赶下来的，怎么不真？”两人各自宿去了。这里玳安、

孝哥商议，要上淮安府探信：“不过一千里的路，如今哥又

出了家，我戴起个道士包巾来，和你带个木鱼，那里不化了

去？只化着饭吃，就找出信来了。”大家欢欢喜喜宿了一

夜。

—愿—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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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次日禀知雪涧长老道：“弟子蒙师父数年诱出迷

津，点归觉路，真万劫难逢，本该追随法座，图报师恩，奈

一时闻了母信，寸心如焚，又逢旧人，急欲一寻。万望师父

慈悲，放行勿留。”雪涧和尚笑道：“因缘也到，我怎么留

得你住？但你此去，要过爱河欲海，必须牢牢把持。倘逢冤

藤孽葛，定要一一芟除。然后龙珠会合，佛性光明。我有八

句偈言，你须切记在心，自有应验。”因说道：

“明日谁伴，芦花独寻。衲破珠还，海潮有音。虎穴见

佛，鸳帐止淫。消愆释罪，莲净梅心。”

了空闻言，不觉心地洒然，因再拜领受。即忙拜了菩

萨，别了师父，拿了木鱼，玳安也将蓝布二尺做个道士包

巾，挑着一个道士蒲团，两件旧衲衣，一主一仆上路而去。

正是：世乱年荒，有路但来凭梦寐；蓬飘梗断，无家何处问

庭帏。

不知母子何日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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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回摇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摇摇秦淮明月楚江秋，往事空悲碧水流。啼脤自鸣三月
柳，飞花常送五湖舟。谁家羌笛梅先落，处何秦筝雁不

留。忍向钟情桃叶渡，香花片片过溪头。

单表这翟员外因迷恋银瓶姿色，不惜千金结欢了李师

师，招在家中，每日花攒锦簇，醉舞娇歌。常言道，佳人有

意郎君俏，红粉无情子弟村。这子弟行中鸨儿爱的是钞，粉

头爱的是俏。假如潘驴、邓小闲一件不全，也不是嫖客，何

况这翟员外只有了两个字。那银瓶少年喜的风流乖巧，翟员

外几个憨钱那里看得上。虽是勉强陪他来坐坐，不住的往后

园里走，或是过夜，到了床上就推说是心疼，把脸朝里睡去

了。常是这等睡到半夜，就走进去不出来了。要是别家巢窝

就是骂捣子打粉头，做些硬势好使他怕。这李师师是有名花

魁养就的门面。谁敢往下看他？况这翟员外使过千金财物，

偏要在人面前支架，卖弄这银瓶怎样和他抓打拿情，就死也

不肯说嫌他的话。常言道子弟使了昧心钱，又道年久子弟变

成龟。他就明看出几分破绽，和玉卿勾搭，也只道是帮闲的

来凑趣，先拜认的姊妹，一字也不疑，只落到别人吃馒头他

管烧火。后来郑玉卿见银瓶辞的他不像体面，到了后园阁子

上，劝银瓶道：“你还俯就他个体面，咱好行走。弄得他淡

了，生起疑心醋起来，咱倒不便。”那银瓶是没良心的女

儿，那知巢窝里拿抓孤老的手段，他蹙着眉儿道：“看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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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脸蛋子，生盉碜煞人。一个嘴唇，不知多大，常来人脸
上，怪毛瞪瞪的，一口蒜气，倒着人恶心半日。随他怎么，

我去睡不成！”到了七月初八日，是翟员外的生日，李师师

家设了四席酒，叫了一班小优儿，请的是这些帮闲子弟，叫

丫头们先陪着斟酒。到了月出时候，李师师和银瓶打扮得和

素娥相似，方才出来把盏入席。把大门锁了，把桌面移到堂

前，加添换的酒果。先是银瓶送了客的酒，到了翟员外的

酒，他偏不送，就送师师的酒。玉卿一齐插口道：“这才是

两口儿，偏俺们就外客。”师师笑道：“熟不讲礼，姑娘到

房里下个私礼儿罢。”大家笑了。那小优儿一个是筝，一个

是琴，唱了一套《锈带儿》：

摇摇［绣带儿］金盏小，把偌大闲愁向此消，多情常
是无聊。暗香飞何处青楼，歌韵远一声苏小。含笑，倚

风无力还自娇。好些时吹不去，彩云停着。

［降黄龙］心焦，难听他绿惨红消。为他半倚雕

栏，恨妒花风早。倩盈盈衫袖，倩盈盈衫袖，把玉山扶

倒。恁多情。似伊风流年少。暮云飘，寸心何处，一曲

醉红绡。

直吃到三鼓，众客方散。翟员外余兴未尽，指望移席到

他卧房，和银瓶挨肩迭膝，倚着偎着一递一口儿亲近玩耍，

也不枉了我费这些钞。谁想银瓶陪完了席，只想着郑玉卿没

和他叙旧情，闷闷不足。一直到了后园阁子，开放月窗，拿

起琵琶，唱一套《忆阮郎》：

摇摇［玉交枝］烛花无赖，背银缸暗摩瑶钗。待玉郎
回抱相偎爱，颦姐掩袖低回。到花月三更一笑回，春宵

一刻千金债。挽流苏罗帏颤开，结连环红襦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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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腔］惊鸾凤骇，误春纤釦着香腮。护丁香怕折

新蓓蕾，道得个豆蔻含胎。他把玉侵香怎放开，俺尤云

釭雨权耽待。吃紧处花香几回，断送人腰肢几摆。

翟员外独坐烛下，长叹一声，觉得好没滋味。因房里没

人服侍，师师拨了樱桃来侍侯姑爷，就来替他铺床。翟员外

问道：“你姑娘那里去了？”樱桃道：“姑娘身上不净，向后

房里洗浴了才出来。”这员外欲火烧身，淫心四溢，看见樱

桃虽没甚姿色，打着个髻儿，头发剁到口角儿，穿着青罗衫

儿，月白绉纱裤儿，小小红鞋儿，一时动兴，把樱桃按住。

那丫头又不肯依，当不起那翟员外粗大有力，挣不起来。就

剥下底衣，分开玉胯，直捣中间。那樱桃原被银瓶撮拥上，

着玉卿偷了二次，不曾经大创，不觉哀苦告饶。怎禁得起他

恣情抽送，弄得晕了半日方泄。樱桃怕银瓶知道，故又不敢

说，只得抹了血迹，一溜烟走了。正是张生不得莺娘意，借

着红娘且解馋。

原来郑玉卿和银瓶约下，叫他在后园等他，因此银瓶不

肯出去陪翟员外，弹着琵琶道个信儿。玉卿伏在河崖柳阴下

听那琵琶声，知道银瓶在阁子上等他。踅到园边，有个短墙

儿，跳过来，悄悄到阁子上，见银瓶还没睡哩。上得胡梯，

就咳嗽了一声。银瓶知道，忙把灯吹灭了。上得楼来，二人

同心密约，再没别话。把银瓶抱起，自后而入，觉松美异

常。知道深夜无人，因此慢送轻迎，各人尽兴而止。

却说樱桃被翟员外弄怕了，走到师师院子，还没睡哩。

师师问道：“姑娘在前头和你姑爷吃酒哩？”樱桃把嘴角突

着道：“没在前头，往阁子上去这一会了，他不出来，叫人

家麻烦我。”师师道：“一个大生日子，不陪他在身边，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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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己睡，不惹得姑爷怪么？”说着话往园子里走。到阁子

边，见把门掩着，有人在上面说话哩。师师站着了脚。只听

见银瓶道：“咱两个的事，休教妈知道，若知道，你就不好

来了。你也来得勤了些。”郑玉卿道：“你放心，不妨事，

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状了，那一夜在书房里，把他弄

个死，哄得他进去了，我才来你阁子上来。他就知道，也不

相干。”又夸师师的床上好风月，怎么样玩耍。师师听到此

处，不觉伤心大恨，心里想道：“这小厮把银瓶耍了，还拿

着我卖风情！”就悄悄的回来，叫起七八个女人，拿着大棍

门栓，藏在园里，才大叫：“阁子上是谁人说话？”吓得玉

卿穿衣往外走不迭。才待扒墙，被这些女人们上去一顿棍

棒，没头没脸打个鼻青眼肿，才放条路越墙去了。从此吩咐

家人，再不许郑玉卿进宅子了。师师才上的阁子上来，把银

瓶大骂一顿，还要拿鞭子来打，吓得银瓶跪在地下，不敢言

语一声。师师道：“我这样抬举你一场，反背地偷汉子，拿

着我垫舌头儿。好不好我剥了你的衣裳，叫你和巫云这般儿

去站门子，不拘甚么汉子，给我挣钱养汉。”银瓶只是哭

道：“娘教我知道了。”师师骂到四更时候，才下阁子去。

使两个丫头守着银瓶睡不题。到了天明，嚷得满院子知道

了，说是园里有贼，亏得知觉赶散了。翟员外虽不做声，也

放在心里。从古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玉卿和银瓶

勾搭了一年，这些粉头也都看破几分。玉卿和师师有些连

手，谁敢说他？又见银瓶把头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家给他

装在盒里，也都不平。

那日合当有事。翟员外到八月十五日，又请他帮闲兄弟

吃酒。见郑玉卿净手，一个小红葫芦儿金线结的，原在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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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胸前，却怎么在他腰里？十分疑惑。翟员外因银瓶不奉承

他，也久有不快，掀起玉卿裙子，装看荷包，轻轻的一手揪

下来，只吊了根绳儿在裙带上。玉卿忙来夺，只是不放手。

玉卿怕翟员外心疑，就放下手来道：“哥你明日不还我，管

情拿你件好东西来换了。”大家散了，员外回到卧房，见银

瓶不在，使樱桃叫两三遍不出来。员外十分不快，使樱桃禀

妈妈去。这银瓶从犯事以后，也不敢十分拒绝翟员外，自知

自愧，出来几遭，只是勉强，全无实境。那翟员外得了红葫

芦，在灯下看着银瓶道：“我有一件东西，是一个人送你

的。”银瓶不知道，只道是好话，问道：“甚么物？”翟员外

取出红葫芦来道：“你的物儿，怎生送郑玉卿了？你家拿着

我装幌子，你可养汉。”把那红葫芦照脸一摔。银瓶道：

“这件东西就没有一模一样的。怎么就执着是我的？”翟员

外恼了，把抹胸掀起来道：“是不是系这个去处？因什么没

了？”把银瓶打了两个巴掌，险不跌倒地下。拿起一根拴门

的棍子，一下踩倒，打了几十下。亏了樱桃拉开。银瓶哭着

往后房去了，翟员外怒气冲冲的叫开大门，和小厮往他家睡

去了不题。

从来乐极生悲，甜中生苦。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世间都是这等变化不常的，月明还有亏缺时，何况这世事人

心，那有沙糖到底的。这翟员外走到他宅子里，寻思着恼了

一夜，才知道玉卿串通鸨子着我使憨钱，他做了嫖客。这不

是俺卖酒他先醉了。次日请了孙寡嘴来告诉，要着他上李师

师家说话，“我陪着一二千银子，不得和老婆睡一夜，到贴

了别人，我当着个不要宿钱的忘八。不如看个日子抬了我家

里来罢，可不容见客了。如今弄得又不像婊子，又不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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